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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
办，黑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
逊克县文广旅局和逊克县非遗中心协办的

“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术传承人培训班”
在逊克县开班，来自黑河爱辉区新生乡、逊
克县新鄂乡、新兴乡等地 30人参加了为期
5天的培训班。“摩苏昆”是鄂伦春语，意为

“讲唱故事”，是鄂伦春族聚居区的一种曲
艺说唱形式。2006年 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提高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能力，培养传承人群，抢救濒
危的说唱艺术。

来自大山的说唱艺术

“鄂伦春摩苏昆，是来自大山的说唱艺
术，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的说唱艺术。
久远的神话和苦难的家族史，被人文历史
学家誉为鄂伦春族的‘荷马史诗’。它们来
自大山深处，世人绝少听到。”黑河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王钧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近年来在黑河鄂伦春族的说
唱艺术“摩苏昆”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保
护。

目前“摩苏昆”有国家级鄂伦春族摩苏
昆传承人孟淑珍、省级传承人杜桂良、省级
乌勒尔传承人莫桂茹分别为学员们授课。
培训班，成果丰硕，圆满完成了所有课程。
培训结束后，学员们把所学的技艺用说唱
形式做了汇报演出，汇报演出现场载歌载
舞气氛热烈。类似这样的培训黑河已经搞
过多次，每次培训都能使学员们真正学到
技艺，达到预期效果，使“鄂伦春族摩苏昆”
这古老的技艺代代相传。

多年来黑河分别在爱辉区、逊克县新
鄂乡等地成功举办了“摩苏昆说唱艺术”培
训班，培训人数约 500人，为了更好地传承
和保护鄂伦春族的语言和说唱艺术，培训
班要求学员穿本民族服装、必须用鄂伦春
语言交流。

2018年国家级传承人孟淑珍在黑河市
举办“摩苏昆”说唱艺术培训班，培训人数
30人。王钧说，在国家级传承人莫宝凤去
世后，保护单位安排她徒弟省级代表性传
承人孟淑珍承担起黑河市的培训传承活
动。

非遗走进校园，从学生抓起，孟淑珍在
黑河学院传承说唱艺术不定期授课，培养
学生达 200余人，并举办专场演出。她多次
走进哈师大、开办讲座。因成绩显著，孟淑
珍 2015年获首届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薪传奖，现已成为国家级传承人。

2006年 5月“摩苏昆”经国务院批准被
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受到国内外文化界的广泛关注。王钧说，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人民世代口耳相传以
讲述部落历史、歌颂民族英雄不朽功业为
主要内容的民族史诗，有着源远流长的历
史积淀以及深邃的文化内涵，它是鄂伦春
人精神与心理的载体和表征，具有哲学、语
言学、民族学、民俗学、文艺学、生态美学、

文化人类学等多元价值。“摩苏昆”本质特
征的具象层面是文艺说唱；与原生态环境
和谐共处的生态文化理念，其蕴含的民族
精神与文化本质是文化遗产保护与 文艺
传承的关键。文化全球化视域中，鄂伦春
族民间文学对于达成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对
话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计划、有步骤地抢救“摩苏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摩苏昆传承人
孟淑珍是最早命名、搜集、整理与翻译‘摩
苏昆’作品的，使这一濒临消失的古老文学
形式逐渐为世人所知。”王钧说，孟淑珍搜
集整理的成果在《黑龙江民间文学》刊印发
行后，相关学术研究才有了进展。此后，各
大学艺术学院及音乐学院开始收集并留存

“摩苏昆”说唱艺术报告会及相关影像资
料。2007 年 11月与 2008年 10月，省民族
研究所、黑河市艺术研究所、大兴安岭地委
宣传部等在黑河举办了两期“摩苏昆”培训
班。另外，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将鄂
伦春“摩苏昆”说唱艺术及鄂伦春民歌列
入授课内容，借助音乐教育这一载体，充分
发挥教育的启蒙和导向作用，通过组织多
种多样的活动，做到宣传与教育并重，将其
物质承载体背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
知识有意识地渗透到课程内容中，增强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摩苏昆专题研究
论著相继出现。1993年，孟淑珍出版《鄂伦
春民间文学》一书，并发表系列论文《鄂伦
春族“摩苏昆”调查报告》、《鄂伦春民间文
学艺术主要形式名称及其源义和用语 考
释》、《鄂伦春语“摩苏昆”探解》、《“摩苏昆”
的韵律》、《“摩苏昆”讲唱家简介》、《鄂伦春
民间说唱“摩苏昆”雅林觉罕与额勒黑汗》
等。

2009 年，孟淑珍出版译著《黑龙江摩
苏昆》，完整地再现这一鄂伦春族珍贵的文
化遗产，其中王益章、黄任选的序言《鄂伦
春族摩苏昆概论》，介绍了“摩苏昆”的作品
篇目、艺术形象及艺术特色。另外还有马
名超的论文《中国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新
发现——论鄂伦春史诗“摩苏昆”》，可以说
是 80 年代“摩苏昆”研究领域的最重要成
果。

21世纪以来，“摩苏昆”的研究领域在
广度与深度两方面得到的拓展，转向整体
与比较研究的新境地。目前，经省文化厅
批准，在黑河建立了省级名录“鄂伦春族摩
苏昆说唱艺术”传习基地，为培训、排演、交
流提供了活动场所。同时有计划、有步骤
地抢救摩苏昆，收集原始素材光碟 70本、录
音磁带 63盘；拍摄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
术国家级传承人莫宝凤专题片一部。

“摩苏昆”的保护传承

“摩苏昆是鄂伦春人民喜闻乐见的一
种民间艺术形式。狩猎文化是摩苏昆中的
主要内容，记录着鄂伦春人的生产生活方
式且蕴含着独特的价值和特征。”据王钧介
绍，摩苏昆是鄂伦春族人民重要的娱乐和
教化手段，同时又是其民族精神和思想的
载体，对于了解和研究包括鄂伦春族在内
的北方各渔猎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
化和宗教传统意义十分重大。但今天的摩
苏昆遭到了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亟须加以
保护。

摩苏昆内容多为讲唱“莫日根”英雄故
事和悲苦的身世。在不同地方，摩苏昆虽
称呼不同，但意思、内容相同。如“赞达
仁”、“乌勒尔”、“萨满哈特恩”、“坚珠恩”
等。“摩苏昆”是沿用了逊克县境内鄂伦春
族称呼，实际上，其全称应该是“摩苏昆嫩”
或“摩苏昆任”，其中，“摩苏昆”是名词，是
指不幸的遭遇、痛苦的经历或苦难之情。
讲唱摩苏昆时，虽然也有互相补充和捧场
的情况，但主要是由一个人表演为主。表
演者时而绘声绘色地讲述剧情，时而进入
角色模仿故事中各种人物的语言和动作。
王钧说，不仅语调能根据故事情节的变化
而时紧时缓、时高时低，而且表情也能随之
发生变化，达到讲者笑、听者亦笑，讲者哭、
听者亦哭的艺术效果。

摩苏昆的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就已整
理出来的《英雄格帕欠》、《娃都堪和雅都
堪》、《诺努兰》等 10 余篇作品来看，有惊
心动魄的英雄斗争故事，有青年男女忠贞
的爱情故事，有受苦受难的生活故事，也有
妙趣横生的动物、神话故事等。由于这些
故事一般都是长篇，一篇故事往往需要讲
几天，甚至十几天。摩苏昆的语言，有押
韵、精炼、流畅、通俗、幽默等特点。

摩苏昆是鄂伦春族优秀文化的代表，
保护与传承对鄂伦春民族有重要的意义。
王钧说“保护”指采取措施，确保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生命力，包括遗产各个方面的确
定、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
承和振兴。“传承”的内涵有两方面，首先通
过传习而掌握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然后在
传习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将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

“近年来，我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在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取得了可喜的成
效。”王钧说，他们积极支持帮助摩苏昆传
承人参加各级非遗展会，充分展示该项目
的风采和魅力。

在 2015年第六届、2018年第九届黑河
中俄文化大集活动期间，举办了“中国三省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销”活动、“黑河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邀请传承人孟淑
珍等鄂伦春族艺术家们现场表演，全面展
示了鄂伦春族摩苏昆说唱艺术的项目特色
和保护成果，获得观众的高度评价。

抢救摩苏昆
□毕诗春

鄂伦春人围在“撮罗子”旁跳舞。

鄂伦春族老人在给年轻人讲唱“摩苏昆”。

鄂伦春族年轻人，在节日期间进行的
拔河比赛。

《鄂伦春族摩苏昆研究论文集》

从张广才岭的方正林区回到省城哈尔滨，思绪
万千。大森林，我的家园，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她
的变化令我令我惊叹！

我和共和国同龄。经历了木材采伐、林业两危
的时代，经历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发展的时代，对林区
情有独钟。热爱林业，忧患生态，家乡的那座山
峰——鸳鸯峰，常常走进我的梦境。

鸳鸯峰座落在罗勒密山景区。罗勒密，梵语为
“松针上的雪”，名字本身就充满诗情画意。这个 4A
级景区，距省城 200余公里，以牡丹江与三江的交汇
地，成为省会城市哈尔滨的后花园。这里林木参天，
遮天蔽日，奇石遍布，泉水淙淙，宛若一幅幅原始林
的油画画卷。鸳鸯峰是两座山峰，一座鸳峰，一座鸯
峰，千百年来遥遥相望，便称之鸳鸯峰了。山高千
米，相对于国内的名山大川，只能算是一座小山，然
而，她确有她的神奇，她的诡谲。台湾作家三毛曾经
写道，“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光、秋月、
夏日、冬雪。”这似乎是对鸳鸯峰的真实写照。不似
黄山瑰丽，亦有彩云行走，观日出日落，依稀可见白
云眷恋的海市蜃楼；不似泰山雄伟，却有骨骼肌肉，
怀抱山涛林浪，守护种子，松涛是生命交响曲的伴
奏，心和原始林紧紧相连，日月把刚毅的性格铸就，
倾心聆听林海潮头的呼唤，一对百年好合的鸳鸯，恩
爱缱绻，无虑无扰。

登上峰顶，但见一座 200米长的玻璃吊桥，在阳
光的照射下水晶般闪光，酷似一条长长的鹊桥，横跨
在鸳峰与鸯峰之间，近前，方知桥身是用全透明玻璃
铺就的。当我们一行人小心翼翼、提心吊胆踏上距
地面 300余米的玻璃鹊桥，个个两腿发软，不敢越雷
池一步，生怕玻璃破裂坠入深渊。同行的朋友笑道，
这玻璃采用了 7D碎裂仿真特效，桥身是由超高安全
系数的全透明玻璃铺成的，游人尽管大胆前行。在
吊桥上行走，我们似在悬崖峭壁上匍匐，头上祥云朵
朵，脚下松涛滚滚。我们禁不住连连赞叹，这景色太
美了，确实与众不同，美在浪漫，美在自然，美在让我
们心惊胆颤。这鹊桥如此刺激，全然不似一位大诗
人在《天上的街市》中描绘的那样，“你看那浅浅的天
河，定然不甚宽广，牛郎织女定能骑着牛儿来往”如
今，鹊桥已不在天河之上，确乎从天上落户到人间
了。

谁也不会料到，从鹊桥下来行进在山路上，要走
一条依山而建的玻璃栈道，栈道悬在半空中，依然那
么险峻，那么触目惊心。我们在栈道上小憩，神清气
爽心旷神怡，好像随时伸手可以触摸到身边飘过的
云朵。

我们上山时拾级而上，步步登攀；我们走过玻璃
鹊桥，战战兢兢；我们穿过玻璃栈道，踏上平展的玻
璃台阶，坐上打造颇为奇特的大理石滑梯，轻松着
陆。下山了，放眼望去，又是另一番景象，迎面而来
的瀑布奋不顾身跃下山峦，水珠飞溅，犹如细雨扑
面，脚下哗哗溪水顺着山势奔涌东流。当地一位养
蜂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沿着这条山路，车程半个
多小时便是响水河，你们可以去漂流，领略一下何谓

“天下第一漂”。接着，他指着对面的林子动情地说，
这大山之中，分布着大大小小抗联密营几十处，遍布
当年抗日联军的足迹。

我在山路上驻足良久，沉思良久。东北抗联，在
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奋起自卫，在长达 14年之久
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
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歼灭和牵制了大
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
贡献。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一个个民族英雄
鲜活的面容浮现在眼前，如何不令我肃然起敬！如
今，从省城哈尔滨到林业局所在地，已通高速铁路，
从林业局到深山区是高等公路，这条进山路，当是革
命先辈用坚定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奠基的幸福之
路。大山有情，看那火红的山百合，是敬献给抗联壮
士的花束，那飞流直下的瀑布，是怀念抗联壮士垂下
的挽联。一阵阵欢声笑语，打断了我的思绪，原来是
游人围观一只美丽的野鸭，这只野鸭正同人们戏
嬉。得知这只受了伤的野鸭，是山里一对老夫妇从
水边拣来后精心救治饲养的，三年多来同老人形影
不离，即或把它放回溪水里，它游上一阵子依然回到
主人的身边。这时，老夫妇俩站起身来，向鸳鸯峰入
口走去，野鸭顿时来了精神，它呼啦啦先行飞到大山
的入口处，等待主人的到来。多么聪明的野鸭，莫非
通晓人性，它也想登上鸳鸯峰顶，去寻觅情侣，抑或
去鹊桥上相会？

密林深处有风景，鸳鸯回眸鹊桥间。鸳鸯百年
好合，鹊桥七夕相会，我们沿着山路行走，在曲曲弯
弯的山路上寻找，寻找远去的森林，和童年时代文化
的记忆。

鸳鸯峰
□吴宝三

扫码听朗读版《鸳鸯峰》
诵读/邵晶岩。

说到货郎，总会让人想起郭颂唱的那支歌儿：
“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实
在好，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
娘用的小花布，小伙子扎的线围脖，小孩用的吃奶的
嘴，挠痒痒的老头乐……”

货郎，一根扁担挑着阳光雨露，日月星辰，两只
箱子装着乡下人的念想：针头线脑，胭脂头绳、顶针
剪刀、玩具米花糖……花花绿绿，走家串户，摇着手
中的拨浪鼓，那鼓点是“出动、出动、出出动”，呼唤着
人们出来买东西，人多了货郎高兴，鼓点也跟着乐起
来“嘿得隆冬、嘿得隆冬……”。记忆的碎片难忘，让
我常常想起家乡的货郎。

家乡的货郎是流动的“售货点”。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北乡下少有商店，即使

是供销社也是星星点点，广袤的松嫩平原十几里不
见人烟，乡下人想买点日用品要走很远的路，流动的
货郎是他们眼神里的期盼。货郎一来，手中的拨浪
鼓摇醒寂静的荒原，摇动了乡村的男女老少的心。
乡亲们听到鼓声，都从各自的家门走出，奔向远道而
来的货郎。老人忙着挑选喜欢的烟袋嘴，丈量着乌
米杆的长短；大姑娘看着红红绿绿的头绳、蝴蝶夹，
喜欢的挑起眉梢，比试着自己头上戴红还是戴花儿；
小伙子们也围着货郎转，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心上人，
想着买点什么？是发夹、头绳，还是两双袜子、一条
围巾？最暖的是围巾，最近的是袜子，最美的是发
夹。于是他们各自挑选一样做为定情物，让心动溢
满青春的笑容，成为永恒！流动的售货郎给了乡下
人最初的满足。

货郎的挑子就像一个“杂货铺”，装着乡下人常
用的日用品，除了小五金，女人的头饰粉黛，还有孩
子的玩具、大块糖、麻花。我依稀记得村上的货郎叫
赵一仁，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只有他老哥一个。
住着个马架子，每天清晨就上路，二只箱子，一根扁
担，跟着一条大黄狗。领狗是为了防狼，据说他一次
走夜路往家赶，半路上遇到了狼，狗护着他，他摇动
着拨浪鼓，躲过了一劫。那挑子很重，走几里路就要
换下肩，里面常常装着乡亲们让他带的东西，有钱的
给钱，没钱的可以用鸡鸭鹅蛋换。那时一只鸡蛋几
分钱，一个鹅蛋也超不过一角钱，家里实在没东西换
的，也可记上账，货郎憨厚，农家人实惠，两下心贴
心，讲究相逢一笑！

货郎心好，人也好。赵一仁个子不高，显得精
神；眼睛不大，倒也有神。那年他 25岁依然一个人
生活。他去邻村卖货，一姓齐的姑娘要买绫子，货郎
说，你买个发夹、头绳不一样新鲜？姑娘脸红了：“你
不见人家梳的是辫子，买个发夹拴在辫子上，我是精
神病啊？头绳倒是可以系，哪有那么亮堂，没有说的
别说，废话！”货郎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姑娘，等
我下次来时带给你，各式样的随你选。”姑娘悻悻地
走了，货郎记在心上，几天后他又来到邻村，在姑姑
家门口摇起了拨浪鼓：“出动、出动、出出动”。姑娘
叫到拨浪鼓声跑出来，货郎老远把绫子举起来摇晃
着，那绫子鲜红，粉颜，像一面旗帜在空中飘着，姑娘
笑成一朵花儿，顺手拈来：“多少钱？”“送给你了，上
次是我不对，这次算是赔礼！”姑娘说，算你懂事，以
后有新鲜的尽管带来，我不会让你赔本。那以后货
郎常给姑娘送日用品，也送粉黛，不知从那儿弄来一
瓶香水，做为“特供”给了姑娘。一来二去姑娘见货
郎人好心善，就嫁给了货郎，货郎喜不自胜，天上掉
下个林妹妹，从此货郎有了温暖。不起眼的“大篷
车”终于有了停靠的地方。

家乡的货郎是我同年的向往。
上世纪 50年代的乡下各种食品贫乏，样式也比

较单一，所谓的果子除了麻花、杂瓣、槽子糕，再就是
光头了，尽管只有这几样，可乡下的孩子要吃到果子
唯有货郎的到来，几十里路以外的供销社不但去不
了，也跑不起。在我六七岁时，村里的赵一仁还没有
拿起货郎的把式，为了吃一口光头，跟着哥哥跑了
35里路，那个香劲至今想来常常让人啧啧赞叹。县
城毕竟不是我常去的地方，那时就盼着有货郎上门，
当我第一次听到拨浪鼓声，跳着高地奔过去，见箱子
里有带糖的大麻花，急着跑回家从鸡窝里摸出三个
鸡蛋来换：三个鸡蛋换三根大麻花，我边走边吃，走
到家门口一根麻花进肚了。母亲见了说：“你胆子也
太大了，怎能随便拿鸡蛋换？以后不行了，让你爸知
道打断你的腿。”爸回来时问哪来的，母亲善意地撒
了谎：“孩子多长时间就念叨要吃麻花，我给他钱买
的。”我知道母亲的好意，那以后再不敢随意摸鸡
蛋。可货郎来时我还是缠着母亲要，母亲用手点着
我的鼻头：“你个小馋猫没治了！”起身到外从手帕里
掏出几角钱，买了果子、杂瓣，童年的我享受到了别
的孩子得不到的福气，也享受到母亲的一份爱，至今
想来除了流动货郎带给我的，那上面还有母亲的温
度、甜意。

随着时代的进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货郎逐
渐地退出了乡村的舞台，随之而起的是各地的供销
社、商店以及流动的售货车。然而货郎的价值就像
一个文化符号，在我记忆的屏幕上轻轻地留下了。

记忆中的货郎
□老兵

扫码听朗读版《记忆中的货郎》
诵读/邵晶岩。

早年的货郎。


